
掌
上
株
洲
客
户
端

知
株
侠
视
频
号

株
洲
新
闻
网

Z
H

U
Z

H
O

U
R

IB
A

O

神
农
周
刊

中共株洲市委主管、主办

株 洲 日 报 社 出 版

社长、总编辑/谌孙爱 社址：株洲市天元区新闻路18号 印刷厂地址：株洲市天元区新闻路18号 邮政编码：412007 值班责任人/吴 楚 责任编辑/李 卉 美术编辑/左 骏 校对/马晴春 株洲日报社法律顾问胡杨：0731－28781717

第23919期

2025年2月

23
星期日

乙巳年正月廿六

今日4版

国内统一

连续出版物号

CN 43-0005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冬日，我再次走进炎帝陵，拜祭

始祖炎帝，感受神农文化，接受精神

洗礼。其间，我特意移步碑林碑坊，

触摸一方方饱经风雨的碑碣，研读

一行行岁月洗礼的文字，仿佛是在

与前人握手，与历史对话。

一
炎帝神农氏是炎黄子孙心目

中最尊贵和最崇敬的始祖，自“崩

葬于长沙茶乡之尾(即今炎陵县)”

鹿原陂，人们就开始以多种方式

祭祀其陵。到了唐代，人们对炎帝

的祭祀仪式越来越隆重。炎帝陵

祭祀大致可分为官方和民间两

类。官方有朝廷祭祀、地方祭祀、

专项祭祀等，民间有清明冬至祭

祀、炎帝生日祭祀等。

由皇帝派遣高级官员主持的

炎帝陵祭祀(即御祭)始于宋。宋太

祖赵匡胤曾下诏，要求每年春、秋

两季，以牛、羊、豕三牲全备的太

牢宴，祭祀太昊、炎帝、黄帝以下

至唐高祖、太宗等先代帝王，并设

户守陵。随即“建庙陵前，肖像而

祀”，由钦差大臣“赍香帛诣陵”。

从“三岁一举，率以为常”的定例

来看，宋代祭祀应有数十次之多。

宋 代 御 祭 炎 帝 陵 制 度 为 元

朝 统 治 者 所 沿 用 。据 清 乾 隆 二

十 年 (1755 年) 修《炎 陵 霍 氏 族

谱》记载，其先祖系元代顺天府

通判霍卷嵩，曾和“钦命同学士

阿沙不花谒祭炎陵”。他向朝廷

复 命 后 ，因“ 见 酃 邑 山 水 秀 丽 ，

人 文 尔 雅 ”，于 元 至 治 二 年

(1322)携 子 迁 居 酃 县 (即 今 炎 陵

县)康乐里二都。

明 洪 武 四 年 (1371 年)，太 祖

朱元璋遣国史院编修雷燧致祭

炎 帝 陵 告 即 位 。洪 武 二 十 六 年

(1393 年)，朝廷制定遣祭历代帝

王礼仪。嘉靖十一年(1532 年)，世

宗亲定祭仪，更定遣官祝文。清

代诣陵致祭礼仪沿袭明制，“凡

遇国家大庆，举行典礼”，均由皇

帝派遣官员来湖南衡州府酃县，

“告祭炎帝神农氏陵”。故明清朝

廷对炎帝陵的祭祀十分频繁，据

清 道 光《炎 陵 志》及 乾 隆 、同 治

《酃县志》所载统计，明代致祭的

皇帝有 13 位共祭 15 次，清代致

祭的皇帝有 9 位共祭祀 38 次。其

中康熙 9 次、乾隆 12 次。

目前所知，明清两朝皇帝告

祭炎帝陵文 51 篇，其中明 14 篇

（明天启七年桂端王告即藩位致

祭文未计入其中）、清 37 篇，均勒

石刊碑。据清同治《炎陵志》载，明

代碑“旧在庙中”，清代碑“在陵庙

前廊”。

二

除祭文碑之外，炎帝陵另有

记事碑、题名碑、摩崖石刻等 22

方(处)。

这些记事碑，既记述了炎帝

陵庙的建设与兴废，也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清

乾隆所立《饬禁炎陵大祀科派示

碑》规定，凡遇钦差告祭大典之

期，雇募夫役“每夫每日给钱四

十，往返程途计日给发”，不得假

手书役。清道光俞昌会《重修陵庙

记》碑详细介绍了炎帝陵的历史

渊源、历代陵庙的构造。

摩 崖 石 刻 有 清 乾 隆 十 六 年

(1751 年)季春衡州府知府黄岳牧

题刻“邑有圣陵”“鹿原陂”，分别

刻于峤头岭御祭古道旁石壁与陵

下巨石之上。今存“鹿原陂”石刻，

系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知县

赵宗文重刻。

1954 年除夕，香客祭祀时不

慎失火，致使炎帝陵正殿和行礼

亭被焚毁，大部分碑刻散落于民

间，或砌入水库、沟渠、路基、屋

基之中。1986 年，经文化部和湖

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修复炎帝陵，

收集失散的石碑、石刻等炎帝陵

历代文物，成为一项至关重要的

工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搜寻工作

收获颇丰。薛岳撰《重修炎帝陵

庙》碑，当年曾先后被迁移到学校

当作宣传抗日的教材和实物;《告

靖边大功致祭文》碑，系清道光九

年(1829年)平定喀什噶尔叛乱，钦

遣湖南总兵陈阶平致祭炎陵。两

方石碑，分别从今霞阳镇枧田洲

村一水坝、鹿原镇炎陵村一水井

边找回。

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钦遣

大理寺少卿陈世烈告晋皇太后徽

号致祭炎陵的祭文碑，在今鹿原

镇塘旺村路口找回。还在该村一

农户的牛圈里，找到了“飞香旧

迹”石碑，相传宋初有御史致祭炎

帝陵，突然一叶飞坠，满殿皆香，

世人视为祥瑞，遂建亭以志其事，

曰“飞香亭”。

此外，还在渠坝、屋基等处以

及炎帝陵原址发现并挖出多方石

碑，其中有康熙祭文碑 3 方、光绪

即位祭文碑 1 方，清道光七年沈

道宽题刻《炎帝神农氏墓道》碑

(已重立墓前)等。

如今，炎帝陵碑坊珍藏有御

祭碑原碑 6 方、题名记事碑 3 方，

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炎帝陵祭典”的实物佐证。

同一个祖先血浓于水，共一

个中华情重于山。“到此有怀崇始

祖，问谁无愧是龙人”，炎帝陵吸

引了无数海内外炎黄子孙来此寻

根问祖，成为中华民族人文圣地，

全球华人的精神家园。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

橘绿时。”

走进茶陵籍开国将军龙开富

少将故里——茶陵县火田镇红色

农场一分场白腊村，你总会被眼

前的景象震惊住：那漫山遍野伫

立着的一排排的柑橘林，仿佛是

列队整装的士兵，等候着前来的

客人们检阅。颗颗悬挂在枝头的

柑橘，红里透着金黄色的光泽，仿

佛是士兵在向我们展示着他们身

上的一枚枚金属勋章，在绚烂阳

光的映照下，散发出千万缕耀眼

的光芒，将我撩拨得眼花缭乱。

这便是此地赫赫有名的万亩

柑橘林，成为这青山绿水间的一

道靓丽的风景。看着眼前的风景，

我脑海中不由自主地冒出了开头

这样的诗句。

红色农场的柑橘久负盛名。

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末建场之初，

就建成了上万亩柑橘种植基地，

此处所产柑橘，个大皮薄，汁水饱

满，口感甘甜，入口无渣，一度直

供中南海，在本地也是声名远扬，

一时间成为紧俏货。

白腊村历史悠久，早在两千

多年前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

此处地形平坦，四周有青山作屏

障，传说中的“皇雩仙”“邓阜仙”

“泰和仙”“霹雳仙”四大仙，以及

“大龙”“卧龙”“白龙”“岩子龙”四

大龙团团环立形成拱卫之势，是

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汉武帝时

期，长沙定王刘向命其子刘欣于

此建立茶王城，城池建在村西头

矮山上。因听信风水先生建议，在

矮山旁边建立一白塔，以镇守此

地风水。于是，此地因茶王建立一

白塔而得名“白塔”。然而，生活在

此地的居民日常交流的“茶陵三

八区方言”中，“腊”与“塔”读音十

分接近，久而久之，“白腊”就取代

了“白塔”，成为此处的地名。

一百多年前，一位鬼名（即小

名）叫做“箩仔”（即后来的龙开富

将军）的男孩在此地呱呱坠地。也

许是命途多舛，幼年父母双亡的

龙开富，迫于生计，先后跟随姑姑

和舅舅一起谋生活，稍大后回到

爷爷身边，跟着爷爷游走在附近

的乡村，靠着给人做泥瓦活艰辛

地过日子。不幸的遭遇使他尝尽

了人间辛酸，也目睹了广大人民

饱受旧社会黑恶势力的欺凌和压

迫的惨状，使得他自小就在内心

萌生了反抗意识。大革命期间，龙

开富加入了当地农民协会。1927

年 11 月，工农革命军攻占了茶陵

县城并且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

个地方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

兵政府，后因强敌反扑，革命队伍

只好撤往井冈山，龙开富跟随着

队伍上了井冈山。加入革命队伍

后，龙开富先是当起了“伙夫”，天

天给队伍挑水做饭。后来做了毛

泽东的警卫员，他肩上一根扁担

挑着箩筐，既要负责保管里面的

印章、文件和书籍，还要保卫毛

泽东的安全。他任劳任怨，毛泽

东走到哪里，他就挑着担子紧跟

到哪里，从井冈山出发，挑着担

子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一直

到了延安，一心追随毛泽东，矢

志不渝。他由一名“挑夫”逐渐成

长为开国少将。即便是建国后身

居要职，他依然怀着一颗无比忠

诚的心，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

热爱。在毛主席去世当天，他听

闻噩耗当场昏厥，醒来后大病不

起，数月后与世长辞。用生命践行

了他生前的诺言：“我是为毛主席

他老人家而生的，必然也会追随

他老人家而去！”

可以这么说，红色农场的兴

建、发展和壮大，都与龙开富将军

有着莫大的关系。1958年初，农垦

部将白腊村和附近几个村、农业

社合并，组建成立“国营红色畜牧

场”。当年12月，李同岳场长去北京

参加中央农垦工作会议，时任农垦

部部长的王震将军建议道：“茶陵

是革命的摇篮，是第一个红色政

权的诞生地，什么畜牧啊，我看就

叫红色农场吧，国营茶陵红色农

场。”龙开富将军情系故乡，心系

故乡农场。他在繁忙工作中分别

在 1956 年和 1965 年两次抽身回

故乡，与乡亲们亲切交流，共谋红

色农场发展大计。为了助力红色

农场发展，他在 1964 年送来了两

台东方红拖拉机，使得红色农场

在茶陵县率先实现了农业机械化

生产。

为了不负将军嘱托，红色农

场人民继承和发扬了将军这种

“挑夫”精神。他们修建了龙头水

库，并且从龙头开挖一条长约 7.8

公里的引水渠道，其中一段长约

1.1 公里的工程堪称天险，需要在

花岗岩质地的悬崖峭壁上打眼放

炮，下面是绝壁深潭，稍有不慎就

会粉身碎骨！奋战一年零一个月，

渠道终于得以开通，日后来此视

察的省、地领导盛赞此工程为“湖

南省的红旗渠”。经过农场人的不

懈努力，红色农场是当时株洲最

大的农场，这里曾一度是柑橘和

杂交水稻种植基地。同时也向着

多样化经营发展：造纸厂、皮蛋

厂、制糖厂拔地而起；养过鸡、鸭、

羊、牛、兔；种过柑橘、杂交水稻、

黄桃、梨子等水果……有民谣形

容当时的盛况：“养过牛，喂过羊，

猪场最辉煌。种过甘蔗熬过糖，发

电站，造纸厂，万亩柑橘兴农场

……”只可惜，在改革开放浪潮

中，红色农场未能成功地转型，经

营日渐萎缩，最后难以为继，并于

2005年初撤场并入火田镇。

十八大之后，白腊村人民贯

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理念，借着“乡村振兴”的东风，

在农村这块广袤的舞台上大显身

手。他们先是整合了山林、房舍和

土地等资源，清洁人居环境，进行

“清垃圾、清淤泥、清杂物”的“三

清”整顿，以及“小菜园、小果园、

小庭院”的建设，打造幸福屋场。

同时修建了龙开富将军故居，完

善了相关配套设施，发展乡村红

色旅游。并且改良了万亩柑橘林，

开辟了 200 余亩的黄花菜种植基

地……

当你漫步在村间的林荫小道

上，不经意抬头，绿色掩映中露出

房屋的一角，红瓦、白墙映入眼

帘。再徐步前行，可见房屋两旁围

着篱笆的菜园，大白菜、萝卜菜等

冬季蔬菜长势正好，绿油油的菜

叶，白嫩嫩的茎秆，在灿烂的阳光

下，色彩分明，惹人喜爱。老人或

是悠闲地坐在屋檐下晒太阳，或

是置身村健身广场，要么在健身

器材上有板有眼地锻炼着，要么

有模有样地跳着广场舞。远处的

座座矮山头，犹如颗颗翡翠镶嵌

在大地上，山上排排成行的柑橘

树在微风中晃动着枝叶，像是挥

舞着手臂，在欢迎着我们的到来。

微风过后，可以看见掀起的树叶

下面挂着的颗颗硕大的柑橘，红

里透黄的橘皮，在明媚的阳光下

分外醒目。青山周围，便是一块块

整齐的稻田，此时水稻已经收割，

鸡、鸭、狗在田里欢快地来回踱着

步子，牛、羊在山脚和溪边悠闲地

吃着草。近处则是白墙、红瓦的三

层楼房，错落有致地分布于道路

两旁的绿林之中，雪白的墙上，

“红色精神，不朽之魂”“将军故

里”“白腊幸福屋场”等红色标语

赫然可见。入此地，我仿佛进入了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

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

闻”的世外桃源境地。目光所及，

都是“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

安居乐业景象。

我有理由相信，将军故里的

明天，天会更蓝，水会更绿，青山

更美，大地更锦绣，这里的人们以

更加高昂的斗志奋斗在共同富裕

的道路，他们明天的生活，也必将

是更加美满和幸福。

将军故里展新颜

茶陵火田，红色农场的前世今生
刘年贵

龙开富将军旧居矮山上的白塔

人文圣地读碑碣
黄春平

炎帝陵陵殿（资料图）

清
道
光
九
年
御
祭
碑(

原
碑)

走进太阳山
虞晓平

从 S535 公路拐向太阳山的方向，一块巨石赫然在目，上

面镌刻着京沙先生题写的“石涛寺”三个火红大字。贺氏道元

体的笔触雄浑而灵动，与远处古寺传来的钟声交相辉映，回荡

在心间，令人肃然起敬。

在戴组长的带领下，我们一行人分乘两辆车沿村道前行，

至千步梯入口合影后，逗逗和组长驱车沿山路直奔石涛寺，我

与三位伙伴则选择步行攀梯。

千步梯依太阳山的地势而建，宛若大山伸出的长舌，蜿蜒

于茂密的树林间。水泥梯阶长约一米，高约十五厘米，止于山

腰水渠口。冬日阳光虽暖，凛冽的北风仍是刺骨，我们四人排

成纵队，拾级而上，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仿佛在为我们加油。

千步梯将山体一分为二：左侧是杉木林，右侧是竹林。杉

树树干笔直挺拔，排列整齐，宛如忠诚的卫士，展现出不屈不

挠的生命力，连成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海洋，象征着生命的绵

延不绝。右侧的竹林则细密如波，层层叠叠，远远望去，似浪起

伏，青翠欲滴。站在半山腰回首，山下村庄宛若襁褓中的婴儿，

被四周黛色的青山环抱，白墙红瓦间，炊烟袅袅升起，勾勒出

一幅人间画卷。

在千步梯顶端与驱车上山的同伴会合后，我们沿着水渠

继续前行。山中峭壁生辉，崖壁上刀削斧凿的痕迹清晰可见，

历经岁月洗礼，沉淀出雄伟壮观的气势。远眺右手边的金子

岭，高耸入云，据说山巅的杜鹃花树高达一米多，每逢花开时

节，姹紫嫣红铺满山野，如火如荼，整座山头仿佛被染成一片

殷红，秀丽景色令人陶醉。

随着海拔渐增，山上还开凿了一条迷你型的“红旗渠”，如

毛细血管般绵延于山体之间，将涓涓细流积蓄起来，汇入更大

的渠道。经过大山的天然过滤，渠水清澈透明，水质纯净可饮。

这里也因此成为饮用水源保护区。

登上太阳山顶，金子岭的美景尽收眼底，可俯瞰攸县、茶

陵、莲花三县的风光。这里曾是红军的重要据点。1935年10月，

湘赣临时省委、省军政委员会及游击支部司令部设于此；1936

年后，金子岭成为游击二大队的长驻营地。1937年国共合作抗

日期间，陈毅奉命赴湘赣边界改编红军游击队为新四军，却被

谭余保误认为叛徒，在山上的一棵接头树下捆绑。如今硝烟散

尽，那棵参天大树仍屹立于此，默默诉说着那段红色记忆。

悠扬的钟声从石涛寺传来，回荡在山巅。石涛寺坐落于湘

赣两省攸（县）、茶（陵）、莲（花）三县交界处的攸县境内，始建

于唐天宝九年（公元 750 年），原名石道古寺，清康熙三年

（1664 年）更名为石涛寺。经过多次修缮扩建，寺庙规模宏大，

内有七座佛殿、108间僧房，塑有百尊神像。1935 年盛夏，湘赣

临时省委在此召开了一次关键会议，通报陈洪时、刘发云等叛

徒叛变的情况，决定撤销原省委与苏维埃政府，成立新的湘赣

临时省委和游击司令部，选举谭余保为书记。这次会议成为湘

赣边区斗争的转折点。

今天，当我们走进太阳山，重游石涛寺，历史的风云仿佛

历历在目。这片土地集自然景观、红色旅游与宗教文化于一

体，令人流连忘返。石涛寺虽历经劫难，如今巍然屹立于罗霄

山脉之间，革命先烈的精神也永远镌刻在后人的心中。


